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罗森塔尔５９年前的这篇报道让纳粹的罪恶昭然若
揭。 然而， 远在７０００公里之外， 中国最北省会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片废墟已默默伫
立７０余载， 这座世界保存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 有太多日本法西斯的反人类暴
行却鲜为人知———

因为， 没有幸存者能活着走出这个人间地狱。

澳大利亚女子患怪病
眼睛一闭得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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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奥斯维辛”的拷问 奥克兰机场闹“油荒”
疑为工程车挖断输油管

新华社电 新西兰最大城市
奥克兰国际机场１７日表示， 由于
输油管线断裂泄漏， 在过去２４小
时中已有２０多架次航班取消。 拥
有这条输油管线的新西兰炼油公
司透露， 管线可能要彻底关闭数
日， 公司正从加拿大调派工程师
来协助修复管线。

新西兰炼油公司表示， 这条
输油管线本月１４日出现异常。 直
升机探查后发现管线在新西兰北
地地区一处农场出现泄漏， 可能
是农场挖掘机作业导致管线断
裂。 这条输油管线从北地地区一
处炼油厂通往奥克兰， 全长１７０
公里， 是奥克兰机场的主要航油
供应来源。

输油管线断裂影响所有航空
公司在这一机场的运营， 航油用
量受到限制， 一些执飞远途航班
的客机不得不转往新西兰其他机
场或周边国家机场加油。

新西兰航空公司当天说， 对
多架次国内航班及澳新之间的航
班进行调整 ， 以便集中 运 力 ；
从 惠 灵 顿 和 克 赖 斯 特 彻 奇 起
飞 的国内航班客机额外携带航
油， 以减少在奥克兰机场加油的
需求。

奥克兰国际机场表示， 一般
来说， 机场均有多种供油方式，
但由于奥克兰城市需求较大， 奥
克兰国际机场平时主要依赖输油
管线供油。

特朗普政府否认改变
对《巴黎协定》立场

新华社电 对于有媒体报道
说美国不会退出 《巴黎协定》 一
事， 美国白宫１６日说， 特朗普政
府没有改变有关退出 《巴黎协
定》 的立场。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 “正
如 总 统 已 明 确 说 明 的 那 样 ，
美 国 将 会 退 出 ， 除 非 条 款 对
我们国 家更有利， 我们才会重
新加入。”

有媒体报道， 欧盟气候行动
与能源委员米格尔·阿里亚斯·卡
涅特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拿大说，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不会退出 《巴
黎协定》。 卡涅特说， 美国政府

强调它 “不会重新谈判 《巴黎协
定》”， 而是将 “评估协定中他们
可以参与的条款”。

今年６月１日， 美国总统特朗
普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他当
时表示， 《巴黎协定》 让美国处
于不利位置 ， 而让其他国家受
益， 美国将重新开启谈判， 寻求
达成一份对美国公平的协议。

《巴黎协定》 于２０１５年达成，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生效， 是 《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继 《京都议
定书》 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
气候协议， 为２０２０年后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

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墨尔本
30岁女子纳塔莉·阿德勒患有一
种举世罕见的疾病 ， 经 常 一 闭
眼得三天才能再次睁开 ， 成了
法定盲人。 患病13年来， 她做了
数不清的检查和治疗， 一直无法
找到病因， 更别提有效的治疗手
段了。

美 国 奇 趣 新 闻 网 站 oddity
central报道， 阿德勒17岁那年的
一个周日， 醒来发现眼睑肿得厉
害， 很快， 眼睛开始间歇性地闭
合睁不开， 时长不等， 几周后变
成闭合三天、 正常三天。 然后，
阿德勒不得不适应这种节奏。

在 “闭眼” 的日子里， 阿德
勒的双眼几乎完全闭合， 只有左
眼能睁开一道隙缝 ， 但无法视
物， 不能做事。 多年来， 她做了
多次手术， 切除了眼睑部位99%
的肌肉， 以阻止其闭合。 她还持
续注射肉毒杆菌素， 让双眼能部
分睁开， 但每个月仍会出现一次
全盲。

多年来， 阿德勒看了40多位
专家， 却无人能给出诊断。

阿德勒说，“每天都是一场战
斗”，幸运的是，她得到了丈夫全
心全意的支持，“他是我的白马王
子，把我从危险边缘带回来”。

新华社电 印度媒体日前援
引英国医学刊物《柳叶刀》刊登的
一项研究报告说， 印度２０１６年有
超过６００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
其中心血管疾病是最大杀手。

据印度媒体报道， 相关数据
来自一项名为 “全球疾病负担
２０１６” 的国际研究， 其中有许多
印度专家参加。 相关调查发现，
在排名前十的印度人死亡原因
中， 有７个与非传染性疾病有关，
包括心血管疾病 、 癌症和肾病
等。

其他一些关于印度的发现还
包括： 在１０岁至２４岁年龄组， 自
我伤害是最大的死亡原因； 在过
去１０年中， 糖尿病引起的死亡人

数也较多； ２０１６年印度５岁以下
的儿童死亡人数为全世界最多，
达９０万人。

报告说， 印度非传染性疾病
增多与不良生活方式变得更普遍
有关， 如糖摄入过多、 吸烟和久
坐不动等。

在这项研究根据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中与健康有关指标所
做的排名中 ， 印度由于空气污
染、 卫生状况等因素在１８８个国
家和地区中排在第１２７位。

印度专家警告， 非传染性疾
病的增多将影响印度人的健康状
况乃至经济发展， 政府应该采取
必要的防控措施， 特别是对年轻
人加强健康教育。

印度去年超600万人
死于非传染性疾病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
陈列馆和遗址群没有围墙， 明媚
的阳光下， 一面四层楼高的残破
水泥墙和三个巨型烟筒显得有些
“碍眼”。

７０多年前，高２．５米、宽１米的
围墙架有高压电网，连同墙外宽、
深各３米的防护沟，将这座“人间
地狱” 与世隔绝———至少３０００名
人体实验受害者惨死于此。

“马路大 ”在日文中译为 “扒
了皮的木头”，在这里却变成了中
国、 苏联以及朝鲜等的平民、战
俘。活生生的他们没有名字，只是
一个个没有尊严的编号。

原七三一部队特别班队员筱
塚良雄回忆说， 在室外冻伤实验
中， 用小棍不断敲打 “马路大”
冻伤的手， 直到发出与木板相似
的声音， 再把手伸进不同温度的
水中测试， 直至骨肉分离， 不少
人因此被砍掉了手脚。

“必须把细菌从活人的脏器
里取出来。”筱塚良雄说，“先在身
上注射疫苗，再注射鼠疫病毒，有
的很快死掉，有的能幸存，我经历
的实验中有５个人死掉了。”

原七三一部队后勤人员铃木
进见证了最后一批 “马路大” 的
悲惨： “战败前１０多天， 用毒气

把８０多人全毒死了， 尸体烧掉后
放在我车上， 扔到了松花江里。”

“活体解剖、 毒气实验 、 细
菌战、 毁灭罪证……这些毁灭人
性的罪孽罄竹难书。” 侵华日军
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
成民说 ， 日军溃逃时四散的老
鼠、 跳蚤造成平房区鼠疫蔓延，
仅二道屯一个小屯就有５０人感染
死亡 。 在中国常德 、 义乌 、 云
和、 衢州４地， 就有１５０３３人死于
日军细菌战， 而七三一部队生产
的细菌以吨计算， 一旦投撒， 不
是可以毁灭整个人类， 而是毁灭
人类几次。

可毁灭人类数次的罪孽

原七三一部队运输班司机越
定男总会想起总部营区内那股怪
味———消毒液和高温焚尸的味道
每天混合弥漫在空中， 这里竟需
要３座焚尸炉，黑色的烟囱口不知
飘荡着多少冤魂，２５岁的李鹏阁
就是其中一个。

１９４１年，李凤琴在母亲腹中４
个月大， 她的父亲李鹏阁被在细
菌实验室肢解后焚尸灭证。“我这
辈子头一回叫爸爸， 是冲天空喊
的！”李凤琴满目泪痕，她终于在七
三一档案中发现了父亲的名字。

在罪证陈列馆，一张张“马路
大”被宪兵特别移送来时的档案、

人体实验报告书等挂成了６面墙。
金成民说， 仅从美国国家档案馆
搜集来的档案就有８０００多页， 从
人证、 物证到档证， 日本侵略者
的滔天罪行以完整的证据链条呈
现世人眼前， 但日本政府至今不
愿正视这段历史。

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
胜夫介绍， 原本该被审判的日本
战犯， 有的堂而皇之地在政府机
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
构等领域担任要职， 至今影响着
日本社会。“森村诚一以七三一为
题材写作《恶魔的饱食》一书后，
他家曾被几辆大客车包围， 每天

出门要穿防弹衣。”金成民说。
令人欣慰的是，日本ＮＨＫ电

视台纪录片《“七三一部队”的真
相》引起强烈冲击，不少日本网民
开始反思历史，发出了“决不能让
残酷的历史重演”“要告诉日本下
一代战争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
么”等感言。

夕阳穿过七三一遗址的残
垣，照射在一枝枝狗尾草上。它们
静默伫立， 守护着此时的和平静
好。然而，谁又知道这片泥土里还
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

这些来自“东方奥斯维辛”的
拷问，在久久回荡…… 据新华社

２００７年， ８４岁的筱塚良雄站
在七三一遗址深深鞠躬谢罪， 他
望 着 原 部 队 长 石 井 四 郎 的 照
片 陷 入沉思 ： 这个同乡如何变
成了魔鬼？

１５岁就读于农业学校的筱塚
良雄在师兄劝导下加入了七三一
部队。 当时的日本， 在中日甲午
战争、 日俄战争和一战中相继获
胜， 军事力量飞速发展与欧美列
强并肩， 又借中国军阀混战扩张
在华势力， 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
占领东北， 到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
事变， 称霸野心极度膨胀。

“生物武器具有不可估量的
杀伤力……缺乏资源的日本想要
获胜， 只能依靠细菌战。” 细菌
战 “元凶” 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
帝国大学医学部， 他把两个哥哥

也拉入了自己的部队。
这个奉日本天皇敕令而建 ，

以血缘、 同乡和师生等为纽带的
部队实现了保密， 因为日本早在
１９２５年就签署了日内瓦国际公
约， 明确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
息性、 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
战方法”。

魔鬼不是一天堕落的。 “刚开
始不做活体解剖就不给饭吃，慢
慢地人就会变了……” 原七三一
部队成员大川福松也经历过内心
的挣扎，因为“出色”的人体试验，
石井四郎将自己的佩刀作为嘉奖
赠送给他，这柄狰狞、罪恶的军刀
如今收藏在罪证陈列馆。

金成民说， 日军战败前在中
国、 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
地建立了６３支细菌战部队， 仅七

三一本部就有４０００多人， 而作证
的只有不到３０人 ， 有的一直躲
避、 掩盖和否认。

“七三一部队的所有秘密必
须带入坟墓 ！”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 ，
石井四郎密令要求将文件、 实验
报告等烧毁或炸毁， １５趟专列将
部队成员送回日本， 并严令不准
暴露身份、 不得互相联络， 他本
人更是几个月后在老家伪装举行
葬礼假死。

令人愤慨的是， 美国以获取
实验数据等秘密为条件， 与日本
达成秘密交易， 使石井四郎等大
批战犯逃脱受审免于惩罚 。 然
而， 未及完全爆破的遗址， 原七
三一成员的证言， 从日美搜集的
档案……这些铁证都有力地述说
着历史的真相。

掩藏在历史暗处的暴行

正视历史避免悲剧重演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动力班遗址附近， 一位参观者在拍照 （7月28日摄）。


